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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元明以来,黔西南地域就是中原进入西南边疆的国家官道之咽喉所在。为守卫和保证其畅

通,明清中央政府都实施了强制性“军屯戍边”和移民政策,导致黔西南的移民达到黔省之最,外来商贾也云集

黔西南地域从事边疆商贸,商贸文化景观遗存就是当时当地商贸经济高度发展的直接体现。本文站在历史文

化景观的角度,采用古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分析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出现和变迁所反映

的清代黔西南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的国家化战略,同时对其未来的保存提出建

立“历史地标”保护系统并建设地方商贸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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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历史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独特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出于

社会、经济、文化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1]。商贸历史文化景观是构

成历史景观的重要内容,是人们从事商品贸易活动或为生计生活而产生的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

人类经济活动形态及相关联之环境,是人类从事商贸活动历史的纪录和载体。不同类型的商贸文

化景观,依托所处的自然环境,深刻地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化历程。清代西南边疆商贸

文化景观不但直接反映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能清晰反映出清王朝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
其空间之形成必须放在国家西南边疆社会历史脉络下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对西南地区的商贸发展

历史进行过深入地分析与研究。比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商贸经济与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2];吴兴南

对历史上云南地区商业发展及城乡市场的发展研究[3];针对西南茶马古道等重要古商道的研究就

很丰富。但目前研究明清时期贵州商贸历史的研究成果还很少①,特别是对明清时期贵州商贸历

史文化景观的研究更是少见。

本文在已有西南地区商贸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以商贸历史文化景观为主线,诠释清代黔西南商

业经济发展史实,挖掘和重塑贵州区域文化形象,此研究对保存地方历史景观、保留地方记忆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① 参见何伟福《清代贵州商品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胡积德《清代盘江流域布依族地区改土归流与领主经济

向地主经济的转化》(《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唐载阳《清代贵州的工商业》(《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钟华《明清时期

江右商帮与贵州商业经济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4期);范同寿《浅论贵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与制约因素》(《贵州师范大

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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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黔西南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种类和数量

清代黔西南地域大致包括现在的兴义市、普安县、晴隆县、兴仁县、贞丰县、册亨县、望漠县和安

龙县,为清代贵州兴义府所辖范围。据咸丰《兴义府志》载:“兴义府全境疆域,东西广六百四十里,
南北袤三百五十里。……下辖,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兴义县(今兴义市)、普安县、安南县(今晴

隆)、贞丰州(今贞丰县及望谟县区域)、册亨县。”[4]156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进入云南的要冲之地,
素有“西南屏障”和“滇黔锁钥”之称,“地居滇省冲途,右挹水西,左联粤壤,四通八达,江广川楚客民

源源而至者,日盛月增”[5]卷二。外省客民的到来活跃了地方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往来,原先比较

封闭的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也贸易渐兴。
借助史料记载、考古文物和现存历史景观,在分析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清代

黔西南地区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分为:商贸交通文化景观,商贸集散地文化景观,商业会馆文化景观。
(一)商贸交通文化景观

黔西南的陆路交通,大都盘山而建,依岩而筑,南北盘江的阻隔致使水路险关重重,交通条件极

差。清代官员在其奏折中称:“天下之苦累者,莫过于黔省,夫黔省为滇南咽喉之地,往来差使如织,
当军心旁午之时,夫马难有官应之名,其实协帮于里甲,不暇计及于民以致天末民苗,耕不能耕,织
不能织,苦累难难堪,流离日甚。”[6]清代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统治,中央政府在黔西南区域花巨资对

驿道大力加以修整开拓并增设驿、站、递铺,又在地域内各州、县之间加筑道路,加上南北盘江等直

接与外界联通的水上通道,形成了遍及区域的交通网络,使开发环境得以较大的改善。可以说众多

古驿道及其连接古驿道的古渡、古桥交通历史景观是黔西南商贸活动繁荣的物质佐证。
表1 清代黔西南商贸交通文化景观表

交通历史文化

景观类型
具体名称 基本情况描述

古驿道

踩水渡驿道

册阳“刘道”

盘江驿道

滇黔驿道

黔桂驿道

现存今兴义市东北六公里马岭河峡谷之中,崖高百米,有人工开凿石级一千

七百余级,蜿蜒于峭壁间,宽可供一人牵马而行,有“绝壁天梯、天兴走廊”之
称。为滇黔“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

现存今册亨县城西八公里之册阳西隅,为清末册亨州同知刘迪康倡议捐资所

建,故名“刘道”,全长二千二百五十米、宽二十米,皆以石蹬铺砌而成,有摩崖

石刻四处,商旅过之称便,是人们进城进行商品交易的必经之路

明洪武年间修建由永宁州新铺(今关岭县境),过北盘江至旧普安厅(今盘县)
入云南,共202华里

清雍正六年(1728)经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准,由郎岱县毛口过北盘江西凌渡,
经阿都田、安黑、花贡等入旧普安厅(今盘县)后入云南,长127华里、设5铺,
该道蜿蜒崇山峻岭中,路面块石铺镶,今天尚有残存路段

明洪武年间总兵吴复自关索岭开箐道,取道安南(今晴隆),经永丰州(今贞

丰),渡红水河入广西境

古渡

西陵渡

盘江渡

花江渡

蔗香渡

渡邑渡

白层渡

巴结渡口

江底渡

位于晴隆县河塘与六枝特区毛口乡之间北盘江畔,清云贵总督鄂尔泰建滇黔

驿道的官渡,是“郎岱八景”之一“西陵晚渡”
位于晴隆县盘江链式吊桥300米处,江面宽阔,水势平缓,是商旅人士跨越盘

江的古渡

原为贞丰州经者相、花江通省城的要津,官设渡船,有罗姓富商在南岸置田供

渡夫工食及修理渡船费用

据南、北盘江汇合处之两江口1.5公里,属于红水河渡,历为黔桂两省商旅往

来和物资交流的必经地

属于红水河渡,蔗香渡在其上游,明代至清初,泗城土府置私渡以济商旅。为

黔桂边界渡口

贞丰县城东21公里北盘江畔

在兴义南37公里,巴结镇南盘江畔,古为入广西的民间古渡

兴义城西40公里,黄泥河畔,滇黔古驿道古渡



  续表:

古桥

盘江铁索桥

花江铁索桥

纳福桥

抹角桥

黄家桥

马路河桥

王公桥

七星桥

马岭桥

晴隆县城东25里与关岭县交界之北盘江,跨北盘江连通滇黔古驿道。《咸丰

兴义府志》载:“全郡之桥梁凡五十,而以安南之铁索桥为大。悬亘横江,领空

飞渡,不第奇观,百世利之。”此桥也是国家边防战略要地,康熙二十年七月乙

亥谕兵部:“铁索桥,系运饷及大兵往返要路,关系重大。”[7]卷九六,康熙二十年七月乙亥

贞丰县城北45公里之北盘江上,跨北盘江连通贞丰至花江到省城贵阳古驿

道。清代多次修建和维护,有《铁索桥记》及《重修铁索桥记》等艺文佳作

位于兴义马岭河,康熙年间建,跨马岭河连通顶效古驿道,石桥置于高崖峡谷

之间,依岩而建,至今完好

清康熙年间建,兴义县城西北25公里革里乡抹角村,跨黄泥河连通滇黔驿

道,商旅称便

今普安县城西南40公里的博上乡,跨深溪河连通普安县城经盘县到云南之

古驿道。咸丰年间富商黄再义投资修建,建成后滇黔商贾往来,络绎不绝

兴仁县城东南25公里,跨马路河桥连通兴义府自新城(今兴仁)驿道。清乾

隆建,道光年间当地布依族贺、梁两姓富商投资修补

安龙县城西北25里普平乡,跨卡子河连通兴义府通贵阳古驿道,清雍正年间

知府王元烈集资重建,故名王公桥

望谟县城东部67公里处桑郎河上,原为王母(今望谟)通往罗甸之古驿道桥,
为实腹七孔石拱桥。至今完好

跨马岭河的古桥,为兴义东向公路的交通要冲,多次改建,考古发掘出建桥时

安放之“斩龙剑”

  注:资料来源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交通志》《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

清代贵州商品贸易底层多是由走村串寨的小商小贩肩挑马驮来完成的,故古驿道、古渡、古桥是

支撑整个商贸活动的经济大动脉。古驿道上的人流货流往来不断,带来了商品货物的流通和贸易经

济的发展,见证了千百年来的兴衰演变,是地域商贸活动中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作为这种商业行为

的历史刻痕,现今遗存的黔西南地域水陆交通景观真实反映出商贩们当年在商贸旅途中的艰辛与磨难。
同时从很多文献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地方官员倡修水陆交通以鼓励民间商贸活

动的史实。比如《咸丰兴义府志》记载的“修兴义府南路碑”,其碑文记:

  国家承平二百余年,河山尽入版图,荒檄咸凛声教兴,郡壤接两粤,僻处边疆,远通羊城,近

连象郡,贾商辐辏,货物骈臻。由粤入郡之路,自坡脚经石门坎、三道沟、梅子口、打坐坡诸处,
山路崎岖,石径险狭,行者苦之。观察张公治郡有年,建试院,修书院,严课试,增经费,培招提,
开水道,种种实政,昭人耳目。又念南路之未平治也,爰集众捐修,都计费白金凡二千两又奇,
又选郡人之能者董其事,路长七十余里,鸠工庀材,无间寒暑,越两载而告竣焉。[8]

该碑文是时任兴义知府张瑛为发展地方商贸、利于商旅往来而修筑道路的历史佐证。
(二)商贸集散地历史文化景观

嘉庆二年(1797)布依族人民“南笼起义”后,当地布依族、苗族土民躲避山林或避走他乡,导致

黔西南一带地旷人稀,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同时他省客民往来滇粤两省,每由黔西南

地域经过,留滞乡场城市者亦复不少。至道光年间兴义府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及本省遵

义、思南等处之人,仍多搬往,络绎不绝[9]。大量移民的到来在城乡各处催生了人们互通货物、进行

商品交易的场所,城乡居民云集之地和外来商人贸易之所形成了包括商业城镇和农村场市在内的

商贸集散地。比如清代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城)成为买卖鸦片的中心,并有两广商人取道百色来此

沟通了商路;兴义县黄草坝(今兴义市)、普安县新城(今兴仁县城)是清代西南边疆地区著名的手工

棉布业城镇,为滇黔桂三省的棉花棉布集散地。
“场市”是清代黔西南乡村民众进行商品交换贸易时所形成的乡村商贸集散地景观,场市按照

十二生肖的顺序轮转开市贸易,如在黔西南,场市被分别称为“鸡场”“猴场”“猪场”“牛场”等等。一

到场期,周边百姓便前往场市出卖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品、猎物等,同时向商贩购买日常生活所需

的食盐、布匹、小百货等。今日黔西南依然存在明清就发展起来的农村场市,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

然发挥着调动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10]。



表2 清代黔西南商贸集散地历史文化景观表

商贸集散

地类型
具体名称 具体描述

商业

城镇

兴义府(今安龙

县城)

兴义县城(今兴

义市老城)

捧鲊古镇(今兴

义市捧鲊镇)

普安城(今普安

县城)

普安县丞城(今
兴仁县城)

安南县城(今晴

隆)

贞丰州城(今贞

丰)
贞丰州同城(今
册亨)

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曾在此建立都城。属石城,周长

七里,高一丈五尺,开四门,东南西北分别名为聚奎,从风,怀远,拱辰。现存

有招提、古城墙、试院等古迹。其与广西隆林相望,特别是清道光年间,鸦片、
土布、铁木农具成为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成为滇黔桂买卖鸦片的中心,两广商

贾聚集之地

建于乾隆十一年,属于石城,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清代棉纱、桐油、药材等贸

易发达,商业贸易繁华为黔西南地域之最,是邻近几省的一个贸易中心。清

代后期四川、湖北等地商人都贩运棉花到此销售,又到附近的云南罗平铅厂

买回铅块运送湖广。同时,福建、广东的商人,将江苏的丝绸、广东的棉花运

来兴义,购回云南的铜和四川的盐

是明清黔滇桂三省交界处的军事、经济、文化重镇,清代中后期当地染布和桐

油贸易发达,城中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人烟辐辏。古城建于清乾隆八年
(1743),城墙全部用方块石堆砌而成的石城。古城周长三里三分,高一丈,四
周筑有6个炮台,开有4道城门,清末同治七年兴义府即补知府孙清彦手书
“西南屏障”四字于古镇;被人们誉为“灵山宝地、江南苗厅”
始建于明代,即明“新兴所”城,周一里三分,高一丈,门四。是元明清中央王

朝设立的由湖南到云南的“东路驿道”或“一线路”上咽喉之地,商旅往来如

织,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作用

始建于明代,名称几经变更,其东邻贞丰县,南接兴义市、安龙县,西通普安

县,北连晴隆县,其在古驿道上的位置十分重要,清代棉纺、马匹等贸易发达,
吸引了大量的外商进入。“为四达之冲,商贾辐较,交易有无,以棉易布”[11]与
黄草坝(今兴义城)处于同样重要地位,为外来人口聚居最多地区之一。“县
境各乡,夙重纺织业,前清嘉庆道光时,业棉者几无空之,以县城而论,千余户

中而有弹弓五百张……,织机咿哑,比户相闻。”[12]反映了当时商业、手工业活

跃的景象

安南县城即明安南卫城,又因安南卫城居于九山八凹之中,状似莲花,城池犹

如莲蕊,故又称之莲城。城周九里三分,高一丈七尺,是元明清中央王朝设立

的由湖南到云南的“东路驿道”之咽喉之地,马匹、牛羊等贸易频繁

始建于雍正五年,为土城,周三里三分,开有三道城门,乾隆年间改修为石城。
为“通省大道”上的交通枢纽,棉布等商贸较为繁盛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城周二里九分,门三,旧土城,近改建石城,未成。为通往

贵州罗甸、广西的要道之一,甘蔗等农特产商品贸易较为繁盛

场市

兴义府

兴义县

普安县

安南县

贞丰州

册亨

鼠场,马场,打牙场,硬溪场,落溪场,柴哈场,坪寨场,木咱场,鞭田场,龙广

场,鲁沟场,柴巴场,阿积场,普坪场

鼠场,马场,窑水场,马别场,郑屯场,鲁屯场,鸡场,布雄场,必谅场,泥当场,
扯红场,歪染场,巴结场,箐口场,奄章场,普洞场,革上场,山王场,青菜塘场,
捧鲊场,小狗场,江底场,罗万场,南洞场,乌沙场,枫塘场,泥溪场,交那场

新城场,罐子场,江西场,龙场,旧营场,三官场,糯东场,猡黑场,鼠场,新店

场,地瓜场,狮子场,巴林场,阿计场

羊场,牛场,马场,龙场,猴场,猪场,马场

本城场,那山场,者相场,鲁贡场,罗炎场,石屯场,乐宽场,王母场,长坝场,打
兵场,罗王场,者香场,乐康场,渡邑场

城内场,花陇场,乐烦场,坡稿场,新舍场,央坝场,板堦场,打舍场,百弼场,围
烘场,板蜯场,八渡场,石灰窝场,板屯场,冗渡场,威牛场,那梭场,坡妹场

  注:资料来源于咸丰《兴义府志》

根据咸丰《兴义府志》载:兴义府属一州三县,府州皆有城,凡城五。作为各地政治军事中心的

各府州县城,人口相对密集,工匠荟萃,对商品的供求量增多,随着商业的兴起,各城镇从单一的政

治军事中心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逐渐成为滇黔桂三省商贸集散地,行商坐贾云集,贸易辐射范围不

局限于城内,更是影响到广大的乡村地区。清代以来黔西南农村著名集市就有“一青山、二者相、三
龙广”的说法,这些场市大多分布在交通枢纽之地,一般方圆不超过二十里即会有一个场市。据《咸
丰兴义府志》对场市的描述:郡境场市皆有定期,至期百货云集,有司弹压,兴义府(今安龙)场市凡



十有四,兴义县场市二十有八,普安县凡十有四,安南县凡十有七,贞丰州凡十有四,册亨县凡十有

八,都计凡九十有五[4]157(如上表)。很多场市在今天依旧活跃在黔西南人的生活中,足见清代黔西

南民间商贸之兴盛。
为了维护城镇和农村场市的商贸活动秩序,清代地方官立了很多市场管理碑文。比如咸丰五

年(1855)三月十四日立的“官称厘金碑”(现存兴义市沙井街口)记载:“缘邑之三江出产棉花,赴城

售卖,并无一定行市,以致无知小民,各挟私称,互相欺诈,种种受害琐屑细故,欲鸣公而无所泣诉。”
故“照库平砝码,置造公称一杆,举公证首事一人,设立公所,以为准则,买者卖方,公平交易,酌取厘

金”。并规定“嗣后凡有贩卖棉花、菜油、桐油、兰靛、白盐等项,务须挑赴场坝官房过取官称,毋许私

买私卖。”其条规定为:“卖京口土洋花每觔取称一文;卖兰靛每挑取称十文;卖菜、桐油每脚取称十

文;卖白盐每块取称钱十文。”[13]这是清代兴义县设立税收机构、置造公称、收取厘金、维护公平交

易的实例,说明了当时市场商贸之繁荣境况。
商业城镇和场市的兴旺与密集程度反映了清代黔西南地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乾隆年间兴义

知府李其昌赋诗《过普坪场》:“环山风静普坪开,四野苗人趁市来,俗尚不分男女积,货交无易米临

该,锱铢较值珍微息,霹雳豪吞酌大杯,父老久忘血畔地,日斜对听醉歌回。”[8]描写了兴义府普坪场

市的热闹景况和民族习俗。可见,场市已成为黔西南各民族民间贸易、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商业会馆历史文化景观

从清初至民国时期,黔西南府属一州三县均有来自外省的商人在此经商。比如两广商人在兴

义府地域就建立了源茂隆、永昌恒、福来行、东西隆、桂兴公、松华福、恒丰益等商号专营棉纱、布匹、
鸦片贸易;也有省内安顺、思南、遵义籍商人建立的三元官、天顺成、复兴恒等盐号;兴义府本地人建

立众志油号经营桐油榨油业。从事各行各业的商人在黔西南地域定居下来并建立各业行会,借以

团结和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兴义府在清代就有滇铜、蜀盐、粤棉、吴绸、抚纸等行帮在黄草坝、捧鲊

等集镇设店经商。
我国深厚的乡土籍贯观念使得身处异乡的商贾和移民群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客地上的情感

相依、风险上的避害、市场上的赢利、商业资金的运筹、政治上的维护等心理需求,促使外来商人和

移民在异乡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地缘性商业会馆。在清代,大量涌入的商人和移民就在黔西南地区

建立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两湖会馆等,这些商业会馆不仅是同籍外来客商祭祖、祀神、筹资、商议

的场所,也是外来移民倾诉乡情的同乡组织,它们承载着外地移民和商人在异乡拼搏奋斗的商业和

生活历史,成为贵州明清历史的重要载体和历史遗产。
表3 清代黔西南商业会馆历史文化景观表

会馆名称 描  述

贞丰两湖会馆 在贞丰县城内南大街为湘人主事办公和同乡商贾房舍,研究清代商贸的重要史料

贞丰两广会馆 地址不详

贞丰四川会馆 地址不详

册亨万寿宫 在册亨南门外,为江西商人所建

册亨三楚宫 在册亨南门外,为两湖商人所建

安龙云南会馆 地址不详

安龙川主庙 在天榜山麓,川人建祀

安龙巧圣庙 在柔远门内,中祀公输班像

安龙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即天后宫

兴义忠烈宫 有名黑神庙,为早期的遵义、思南客民建

兴义禹王宫 又名寿福寺,乾隆二十五年为楚民建

兴义天后宫 为福建籍客民所建

兴义万寿宫 万寿宫在城东兴隆街,为南昌民建,中祀真武像

兴义铁树宫 为康熙年间江西抚州客民所建,又名抚州会馆

兴义云南会馆 清光绪年滇籍客民所建

兴义四川会馆 咸丰年间川籍客民所建

兴义南华宫 嘉庆年间为广东、广西两省客民所建,又称两粤会馆

   注:资料来源于咸丰《兴义府志》和《兴义县志》



基于共同的地缘关系而自发形成的“会馆”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逐渐向着现代商会发展,
积极发展社区福利、传播新技术和新文化,极大促进了移民与本地居民的融合。移民的到来,强化

了黔西南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区域发展的推动力。比如来自江西

的商人、移民们带来了考取功名、读书致仕的理念,经商致富后的商贾都非常重视其子女的教育问

题,同时加上外来流官对教育的重视,黔西南地域的很多书院、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地方政府倡建下,
地方商贾纷纷捐资修建。例如位于兴义城东门内的桅峰书院于嘉庆二年(1797)焚毁,嘉庆十七年

有当地棉花商愿兴复书院,从所售棉花银中,每两捐银二厘五为书院经费;位于今安龙县城内的兴

义府试院,因“其地僻陋,号舍少,不足以容多士;风雨往来,多苦跋涉”,故地方官员在府属各州县劝

士商捐资,共集白银三万八百余两,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建成规模有209间号舍的大型试院;位
于兴义东门外笔山书院在嘉庆十八年由知县杜友李倡建,得商人捐银,在东门外吉安会馆旧址建书

院;特别是在清末民初,书院改名为学堂期间,很多商人在其会馆内直接开办私立的学堂,有力地促

进了黔西南教育文化的发展。可以说,黔西南旧有书院、学堂的兴建和发展与当地商业会馆兴旺有

着直接的联系,商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地域内教育的发展。

二、清代黔西南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历史诠释

一地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直接反映了该区域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其出现、形成、变迁也反

映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因此,其形成的背景应该放在国家边疆建构之

历史场域中进行考察。
(一)国家统治的需要是景观形成的历史基础

明初朱元璋为消灭盘踞云南的蒙元梁王势力并收编西南边疆而亲自谋划,派重兵进剿,于是从

明初开始,中央王朝在元代“湘黔滇”驿路基础上进一步打通这条中原内地连接云南的国家军事交

通驿道,为了保证这条国家驿道的畅通和巩固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将“改土归流”后的思

南、思州、铜仁、黎平、石阡、乌罗、镇远、新化八府,加上四州十五卫(其中的普安州、永宁州所辖范围

就是当今黔西南地域范围)建立了贵州行省。明代学者王士性所著《广志绎》也记载:“西南万里滇

中,滇自为一国,贵竹(贵州)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14]黔西南地域从

此成为了中央王朝进入及控制云南边陲、维护国家稳定的国家军事战略要地,作为攻守西南边陲的

桥头堡,成为明清帝国重点经营的边疆地区之一。随着清王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彻底实现,
行政制度的划一完整,有力的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带动了清代中后期

的黔西南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区域经济体,各地客商的拥入、商品贸易的活跃催生了大量商贸历史文

化景观的出现。
(二)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的国家化战略是景观形成的历史契机

明初中央政府为确保“湘黔滇”国家驿道的通畅稳定,在贵州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为了保障军队

供给,明政府便积极致力于西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并且通过大规模军屯、民屯、商屯,以满足军事

开支的需要。这一边疆治理方略有效的促进了贵州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如明贵州

都司普安卫言:“本卫山多田少,不足军士屯种,且舟楫不通,别无馈运,准令召商中纳盐粮以给军

士。在例,川盐每引米八斗,今经一年,绝无中者。乞将旧定则例减半纳米,以来客商,庶几边储有

备,官民两便。”[15]明政府对贵州的开发政策吸引了盐商、米商、布商等各业商人涌入贵州,为贵州

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明末清初,南明小朝廷的存废和因削藩引发的吴三桂反叛清廷,
贵州立即成为了国家战场之前线省区;同时发生在贵州境内的大大小小土司之乱导致康熙、雍正朝

动用国家力量推行“开发苗疆”并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加大对贵州统治的力度。随着“国家化”
和“内地化”边疆方略的执行,并伴随着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农业的开发、人口的激增、商贸的发展使

得曾经的化外“苗疆”逐渐成为王化之地。淸王朝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更加注重西南边疆农

田开垦,雍正八年(1730)正月贵州巡抚张广泗特上疏:“普安州农田收获之后,遗留稻根重长青苗,



致渐茂盛,为从来未有之瑞。”雍正皇帝批复:“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孙之瑞,皆因地方大

吏勤稼重农,而该省民人,力田务本,是以感格上天,昭示瑞应,嗣后当益加黽勉”。[16]卷八九 同时为了

增加西南地区的税收,清王朝积极扶持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鼓励当地官员支持和促进工商业的发

展、关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三)清王朝的移民政策是景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元明清时期从内地迁往西南的移民数量相当大,仅仅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就有三百万移

民因为清政府提供耕地等优惠政策而从中原涌向西南边疆[17]。如民国《贵州通志》载:凡移民“每
户上田给与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其附田山土尽令垦种杂粮,并每户酌给修盖房屋银三两,牛
具籽种银五两,自携带家属起程之日各予以半年口粮”[18]。清政府的优厚政策吸引了庞大的移民

群体,他们成为清一代贵州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改变了贵州的民族构成,也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开化的教育文化理念在贵州有效传播的重要载体。
黔西南居于贵州西南一角,开发较晚,“全境气候,雨即寒,晴即热。滨红水江、捧鲊、册亨、罗凹、

徽老等处,气候热而多瘴”[4]卷五。此种气候特别适合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可大面积种植水稻等粮食

作物,其地“山虽绵亘,而又疏密相间之形,地虽空旷,而有灌溉相滋之利,故田土视别地为稍肥。兼之

三江一带,地渐平衍,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溥”[5]卷二,290。且这里“三省咽喉”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

土地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进入黔西南区域定居和谋生,使得清代中后期移民人数占全省之

首,出现“反客为主”现象。《清宣宗实录》中就记载了发生在当时贵州兴义府的移民潮:“贵州兴义等

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始不过数十人散入苗

疆,租种山田,自成熟后获利颇丰,遂结盖草房,搬运妻孥前往。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

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均往兴义等处”[19]道光十四年六月癸卯;“兴义一府为全省至要之地,而兴义一县尤

为府属至要之处,故客民多凑集其地。”[5]卷二,65《黔南识略》描写了兴义县因“境内米价最贱”,“无业之

人,一家十口,日得百钱便可鼓腹。”[20]正是这些资源条件吸引了外省移民的大量到来。根据《黔南职

方纪略》官方综合统计,道光初年兴义府的客民户数达到25632户,远远高于省内各府,居贵州省首

位,黔西南地域成为当时贵州外来移民最多的地方。
清代后期由于移民太多黔西南出现了“无土可耕”的情况,使得外来移民开始从事“织纺布易”

“买卖米粮”等商品贸易,为商贸活动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大量商业城镇、农村场市形成,如青山、者
相、兴仁、黄草坝等都是当时黔西南较大的商品集镇。据《黔南职方纪略》载:“道光年间普安县的下

游各郡并川楚客民,因岁比不登,移家搬住者惟黄草坝(今兴义市)及新城(今兴仁县)处为最多。揆

其所由,其利不在田功。缘新城为四达之冲,商贾辖辏,交易有无,以棉易布。外来男妇无土可耕,
尽力织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利之所趋,游民聚焉。”[5]卷二,293据史料记载,这一

时期普安县就拥有38个商贸场市,足见移民的到来大力推动了黔西南商品贸易的繁盛。
(四)黔西南矿产和农业资源优势是景观形成的必备条件

黔西南地域有着丰富的铜、铅、汞、金、银等矿产资源,明中后期开始就由中央政府垄断开采,清
康熙年间,为了依靠工矿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放宽了开矿政策,准许商民报请采矿,故此吸引了江

西、两湖、两广等商人前来开办汞、铅、金、银等矿厂。例如,当时的普安回龙湾水银厂开采之水银产

量几乎占了全省大半。“矿主有独资合资之分,十之八、九为黔人。汞商则十之八、九皆江西、南湖

人。土著居民则皆依矿厂为生。”[20]矿业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促进了黔西南人口的增

长、耕地面积的扩大,外省矿商的进驻、开采、经营及输出矿产也使黔西南地区的商业市场网络整体

性地嵌入全国商品市场。
除了矿产资源,黔西南在清代也是贵州著名产棉地,故成为清代贵州棉纺织品的重要交换市

场。黔西南地区由于地气炎热:“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溥”,汉苗多种棉花,故客民多从事棉

花、棉纱及棉布的生产和交易,“妇女勤工作,纺车之声,络绎于午夜月明时”[20]。与兴义相邻的滇

省商贩也穿梭于云南与兴义之间,“抱花易布”“嗣以道通滇省,由罗平达蒙自仅七八站,路既通商,



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5]293。行商坐贾通过平衡两地市场供求关系以牟取利润。比如黔西南

的普安在道光年间棉纺织业就较兴盛,“(普安)新城为四达之冲,商贾辐辏,交易有无,以棉易布。外

来男妇无土可耕,尽力织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利之所趋,游民聚焉。……滇

粤两省客货往来,背负肩承,骑驼络绎,人烟辏集。新来客民从事纺织,以布易棉,自食其力”[5]290。从

嘉庆、道光直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黔西南棉纺业都相当发达,兴义等商业市镇发展为贵州的棉布

产地和百货交易市场,有滇铜、蜀盐、粤棉、吴绸、抚纸等行帮商帮在黄草坝、捧鲊等集镇开店经

商[12],成为邻近滇黔川桂四省的一个贸易中心。这些有组织、有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对商贸文化

景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遗留下来的商贸碑文、契约、商业行话暗语等都是今天我们研究清

代黔西南商贸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明清时期西南行政区域建制而呈现的城镇布局、外来移民的先进生产技术而呈现的农业大发

展、国家驿道的开通和保障而呈现的繁荣商贸活动,是黔西南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出现和变迁的直接

原因。

三、清代黔西南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保存思路

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了增强地方身份意识,对地方历史文化景观遗产的保存是一种求助于过去

的现代文化再生产。这种生产一方面在呈现和传播传统地域真实历史文化,同时也在拯救过去并

影响未来。我们借着考察这些遗存景观,将地方记忆进行重整和建构,使历史见证过的乡村、集市、
古道、桥梁、庙宇等在当代表现出一种有意义的发展,从而在人们的内心发展出一种“地方之爱”。
历史景观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演变,承载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是地域性的历史文化财产和资源。它

对于人类社会不仅有普遍的价值,也代表了特定文化地理区域,同时也能够阐明这一地域之独立文

化要素的例证[21]。因此,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历史保存是当代人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一)避免景观遗存碎片化存在,确立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全域遗产图景”思路

实际发掘中我们发现,黔西南现存清代历史景观资源表面是历史的碎片化存在,不能直接给人

带来完整化、清晰化的清代历史文化全貌。“需求品质化”和“发展全域化”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

新理念,为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保存和开发提供了科学的指导。黔西南的商贸景观大都分布在过

去和现在的交通线上,为实现历史保存之全域图景提供了可行性。虽然历史留下的驿道、古城、渡
口都被废弃了,但我们可以用全域旅游规划方式,把这些废弃的、被人遗忘的景观重新利用起来,防
止这些景观在文化诠释上的孤立与分割。比如清代黔西南商贸景观大都依据山系、水系、地理屏障

等形成,其中纵横交织、贯通山川河流的古驿路可以将古镇、古村落、古桥、古渡等商贸景观串联起

来,实现景观的“全域遗产图景”,同时可以运用计算机技术真实地再现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繁荣景

象,用数字化的方法呈现商贸活动图景,以保留曾经重要的历史生活空间和地方历史记忆。
(二)建立“历史地标”保存系统并推动地方小型专题商贸文化博物馆建设

在地方历史文化景观保存中坚持“寻旧存旧”“修旧如旧”的原则,不要为了故事展演和舞台重

现,而在原遗址上去故意大拆大建。对仍然遗存的历史景观标以明确的“商贸历史地标”符号进行

“保旧存旧”的永续利用;对已经废弃、毁坏的历史景观,在严谨的史料研究基础上,明确其准确的历

史来源、面貌、变迁过程,在已毁掉的遗址上树立碑刻、留存之诗词歌赋和“历史地标”标志来恢复当

地民众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记忆,让外来旅行者在区域旅行中时刻体验到历史带来的刺激和精彩,在
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历史地标”中感受这片地域的沧桑变迁,从而对这片地域产生“猎奇感”。同

时以“历史地标”符号和管理系统为基础,选择同类商贸文化景观集中区域建立小型化、精致化、数
字化的商贸专题文化博物馆,如商业会馆博物馆、传统场市博物馆、古桥博物馆等等,赋予景观变迁

过程更多的本土性,将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兴衰起伏与更为具体的本土自然、人文环境相联系。这

是永续保存管理本地域商贸文化景观遗产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同时在建立官方“历史地标”管
理系统基础上,对景观资源进行开放式利用,不设立固定景区、景点,跟历史状态一样自然散落在山



间乡野、市集街坊、河流崖壁,甚至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比如恢复传统场市文化,不仅可以助力

乡村旅游、活跃乡村农业经济,同时恢复本地人的历史记忆。外来旅游者面对黔西南地域上的每一

处“历史地标”都在思考着:“它们是怎么来的?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在如此崎岖之地修出栈道、在
如此险要之地筑起桥梁? 历史上文人墨客们感叹诵吟的天险到底在哪里? 经过历史的变迁它们还

会是以前的样子吗?”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不仅使旅游者在旅行中进行“文化猎奇”,也可以

从过去的景观遗存中探求未来之意义。
(三)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保存和开发可以跟乡村文化旅游紧密结合

基于中国人自古对自然山水崇拜的基因,可以将商贸历史文化景观与乡村文化旅游进行完美

结合。商贸历史文化景观中很多资源都是山水相依的,不论是古村古镇古驿路,还是古桥古渡古摩

崖,都能与当代人的旅游喜好紧密联系。比如乡村旅游中开展“古驿路探寻”可以赋予景观变迁过

程更多的本土性,将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的兴衰起伏与更为具体的本土自然环境、场景相联系。这一

开发实践可以让旅游者在饱览自然美景的随性中,探询表层化的地方景观现象所蕴涵之历史意义,
加深对地方的理解和尊重,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文化景观的形成是社会变迁的一个见证,本文不是仅仅局限于对这一地

域的微观研讨,宏观而言更是对整个西南边疆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遗产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

实证研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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